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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周 道 祥

一 、 独 匪

我们那里把土匪叫做“老二”，拦路抢劫叫

“宰线子”。我们相邻的一个寨子里有个姓李的老

二，二十七八岁，绰号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

刀，一个 点钟左右，突人拦路“宰线子”。深夜

然听到寨子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又听到有

人大声叫喊：“老二来了！老二来了！”一时整个

多户人家便慌乱寨子 起来。

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是我的故乡， 年我就离开那里

了，但每每忆起解放前那儿的匪患，就毛骨悚然。

现就我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回忆如下。

织金县在解放前就有 多万人口，各区、乡、镇所在地都

辟为乡场，乡场之间的距离一般都在 里左右。那时赶乡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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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的转转场，每天都可以赶一个乡场，即牛、猫（虎）、免、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场。四川、湖南等地的

小商贩们，经常三五成群，挑着包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今

天赶牛场，明天赶猫场，经营日杂百货。

我们那里把土匪叫做“老二”，拦路抢劫叫“宰线子”。我

们相邻的一个寨子里有个姓李的老二，二十七八岁，绰号叫老

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 年冬天，

得知有老乱 八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

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他用

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

他就蹲在小树旁。早上约七八点钟的时候，山丫口被大雾笼罩

着，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喘着粗气，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

他还有丈把远，他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

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绳头，狠扯几

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

快下来！”这伙湖南人不知山上有多少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

颤。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

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

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

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

等老乱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们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

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

来一个姓张的姑娘，藏在一个岩第二年，老乱抢 洞里，不

准出洞，白天睡大觉，等天快擦黑，他才出洞去抢钱或抢东西

回来吃。起初老乱怕她跑了，出洞时就把她捆起来。时间久了，

渐渐放松了警惕，不再捆了。有一天晚上，她趁老乱出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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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洞来，到区里报了案。政府马上派四个人跟着她来捉老乱，

刚跑到半路，正遇着老乱跑去追她，当下被区里来的人捉住，立即

把脑壳砍下来，拎起回区里去了。

二 、 股 匪

点钟左右，突然听到寨子外“叭叭深夜 ”

两声枪响，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老二来

了！老二来了！”一时整个寨子 多户人家便慌

乱起来。

有一股土匪，十五六个人，头目姓崔，有三条枪，离我们

寨子 多里路，经常来洗劫这里的几个寨子。他们怕被人认出

来，即使是在晚上去抢人，一个个都用锅烟灰把脸抹黑，手里

打着电筒。 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家邻居李南清的儿子李

金贵结婚刚三天，我和张明善、李隆凤等几个在李南清家“掷

色子”玩耍。我们看天上下着毛毛雨，都以为今夜可能太平无

事，大家就多玩了一会。到了深夜 点钟左右，突然听到寨子

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老二来了！

老二来了！”一时整个寨子 多户人家便慌乱起来。人乱跑，

狗乱叫，都不敢点火把或打电筒，各人摸黑跑到寨子外找躲藏

处。张明善那时腿上正生着疮，又红又肿跑不动，我背他跑了

几步，不行，只好一同躲在李南清家牛圈楼上的一堆乱稻草里。

不一会就听得有几个土匪冲进屋来，喊叫着：“不许动！不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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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乱翻乱砸东西。不知怎么搞的，竟把李金贵捉住了！土

匪们知道他刚结婚，就把他的衣服、裤子全脱光，把他抬到煤

火上去烧，他杀猪似的惨叫。土匪逼他交出大烟（土烟）和银

钱。我和张明善听到李金贵的惨叫声，吓得全身发抖。一个土

匪站在楼梯上，用电筒朝我们的草堆扫几下，吼了几声就走了，

没有搜着我们两个。土匪直把李金贵烧昏死过去才松手，最后

把他结婚的衣物全抢走了。李金贵的屁股烧烂了，医了几个月

好，但右脚终归跛了。后来听他说才 ，他睡得太死，他媳妇跑

的时候拉他起来，他又倒转去睡，这样就被捉住了。

这一次，我们寨子里被抢的有四家，我家被抢去的东西最

少 副、腊肉 块、鸡 只、大米 小袋。，记得只有瓷碗

三 、 躲 匪

年，我家就被抢了四次，但是每一次都

没有抓到人，只被抢去一些衣物之类。那时，我

的父亲还高兴地说：“你看，我们躲得多好。”可

是最后一次，土匪却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等土

匪走后，全靠邻居们来救火，才没有被烧光。

一吃完晚饭，天刚擦黑一家人老老少少都得赶紧收拾好，

把要穿的衣服、裤子穿好，要带的东西捆扎好，就分几起走出

家门，到早先准备好的地点躲匪。夏天，就在自己家地边搭个

窝棚，一面躲匪，一面看守庄稼，一家人都住在窝棚里。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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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躲在地里的草堆里。人多一个草堆住不下，就分躲在几个草

堆里。有时天气太冷，不愿意跑到野外去躲，像我们男孩子，

就在自家的牛圈楼上搞一堆乱草，躲进乱草堆里，但必须把房

顶掏一个洞，用草堵好，万一土匪来了，好从洞里跑出去。

年，我家就被抢了四次，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抓到人，只被

抢去一些衣物之类。那时，我的父亲还高兴地说“：你看，我们躲

得多好。”可是最后一次，土匪却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等土匪走

后，全靠邻居们来救火，才没有被烧光。

我们寨子里的人家，怕匪，躲匪，好像成了家常便饭，而

且躲的地方还要经常交换，不变换，万一被土匪知道，就完了。

由于在野外躲藏，晚上不注意时，小孩子被狼叼走的也时有发

生。

四 、 官 匪

一大群土匪排成排，有的把枪端着朝天放，

有的打锣打鼓，有的放炮竹，排着走。有些走大

路上，有些走地里，有些走田埂上。

贵州的官匪（实际上是土匪）来抢劫时，叫你躲都躲不脱。

临解放时，大部分土匪都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

封建势力为后台，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啸聚起来的。其主要

匪首绝大多数是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贵州

匪乱猖獗，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长期豢养、精心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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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国民党贵州和一手炮制的结果。在 省主席谷正伦

（曾任南京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国民党首都

警察厅厅长）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使命，蒋介石妄图把贵州经

营成为他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土匪凭借贵州各地高山、密

、沟壑、岩洞等自然林 条件，一面抗拒解放，一面对老百姓进

行抢劫、奸淫、烧杀。

织金县的李名山是个恶霸兼匪首，他为找靠山，认谷正伦

的父亲谷兰高为干爹。他是“西南区情报总站”的副站长、织

金等八县的游击总指挥，他的儿子李成举是“中国反共救国军

第八兵团”六十四师师长。

月，李成举部就洗劫了我们相邻的七年 八个寨子。

那一天上午，太阳刚冒出山顶，我吃了早饭，就把一头母牛牵

到离我家不远的杉林坡去放。不一会，就听到李家寨那边又打

枪，又打锣鼓，又放鞭炮，闹得很。我跑到一个高坡处去看，

原来是一大群土匪排成排，有的把枪端着朝天放，有的打锣打

鼓，有的放炮竹，排着走。有些走大路上，有些走地里，有些

走田埂上，后面的土匪押着抓来的挑夫，挑着抢来的衣物、大

抢来的牛、马、羊。米、食盐、鸡鸭、猪等，牵着 他们这样排

着走，又是在大白天，即使你躲在寨子附近或田地里。也是躲

不脱跑不掉的，呆在家里那更不消说了，匪群离我们寨子只有

一里多路了。我赶紧把牛牵到一条深沟里拴好，藏着，然后跑

到一个岩洞里躲起来。匪群走后，我才把那条母水牛牵回家去。

我们寨子里，没有哪一家不遭抢，只是被抢的东西多少而

已。别家的记不得了，我家被抢去一头猪，几只鸡。有好几家

女人 走，泣不成声。哭，小孩哭，男人骂，老年人拄着棍来回

有些被拉夫去的，家里更着急。后来听说，在那次群匪的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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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几个女人被强奸了。有三个寨子，不但女人被强奸，还

被土匪杀死了四个人。

以上这些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回忆起来，依然历

历在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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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 冤 魂

吴邓安新 学承

一、得罪匪首 种下祸根

邓宏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三四个弟兄，大摇

大摆路过东流坝。我们邓家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

见了，一商量，冤家对头送上门来了，我们拼个

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大家拿起鸟枪、梭枪、

梭标，蜂拥而上。

事件发生时，我才 岁。

我们邓家世代在东流坝聚族而居，嫡亲的 房人家老幼共

余口，成年的壮丁亦有百多人。全族人耕田而食，安分守

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总算世代相承，过着自给自足的安

静日子。

到了国民初年，地方匪霸蜂起，横行霸道。县城里虽然有

个县衙门，但县知事管不了事。旧司东流司一带，成了巨匪向

仁轩的势力范围。东流司还有个匪首叫邓宏，是向仁轩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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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东流坝邓家就因为得罪了邓宏，为向仁轩所不容，酿成了

全族惨遭屠杀的大祸。

年的冬天，邓宏带领匪众出先一年，民国 外抢劫，到距

里的土堡“关圈”。他们没有抢得离县城 钱财，就把殷实富户

蔡国棉“绑票”，捉到我们高石坎邓家的一个岩洞里关着，通知

蔡家拿 文眼眼吊钱来取人。当时仍沿用清朝的旧币，

吊， 吊是一笔巨款钱为 。蔡家正在筹款之中，准备赎人，

高石坎邓家的人把“码子”蔡国棉放走了。他们就此结怨于邓

宏。三日后，邓宏率领匪众百来人，把东流坝邓家的房屋一火

烧光，连猪圈牛棚也不留一个。我们只好伐木割草，盖起茅屋

居住。

一天，邓宏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三四个弟兄，大摇大摆路

过东流坝。我们邓家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见了，一商量，冤家

对头送上门来了，我们拼个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大家拿

起鸟枪、梭标，蜂拥而上，从东流坝赶到油房坳，追了数里之

遥。邓宏弃马落荒而逃。从此双方结怨更深。

我们东流坝邓家虽有精壮男子上百人，但仅凭梭标、鸟枪，

实在不能自卫御侮。何况一年到头忙于在田里干活，哪能经常

戒备？和邓宏结下了不解之仇以后，我们随时有“覆巢”之祸。

族长邓维乃向驻在旧司的北军詹连长陈述向仁轩、邓宏在地方

上的骚扰情况，请求他出兵进剿。詹密谋定计剿除，事未举而

北军旋即撤走。

邓维密谋于北军詹连长之事泄漏，“打草惊蛇”，从此向仁

轩公开扬言要找东流坝的人算账。不久，向仁轩率领匪众多人，

耀武扬威地来到东流坝找邓维寻衅。向仁轩说：“明白告诉你，

这里是我的管辖范围，就得顺从我。你邓家族大人众，必须挑

选 个精壮青年跟随我干，而且每年你们必须向我缴纳军饷。

如果你同意照办，就当面具结签字。”邓维心想我们邓家世代患



第 10 页

良，怎能从他为匪？于是答道：“我们都是靠耕田种地养活家里

的人，怎么抽得出人来，跟随你们一起干？实在难以从命。至

于出钱出粮，我们愿意尽力照办。”向仁轩立刻沉下脸来，从牙

缝里慢吞吞地迸出几个字“：那你等着瞧吧！”说罢愤愤而去。

向仁轩的部下后来接二连三地来到东流坝找邓家寻衅闹事。

年），春夏久旱次年（ 不雨，东流坝的稻田没有插上秧，改

种了苞谷。农历七月半，田里的苞谷才戴红帽子。一天中午，

来了十几个匪徒，手拿长刀在地里乱砍苞谷。邓维出门一看，

就高声喊道：“你们这些人是吃粮食的还是吃草的？为什么要砍

苞谷？”一个满脸挂耳胡须的土匪汉子从地里跳出来，凶神恶煞

地骂道：“妈的 ，老子不但砍你的苞谷，还要砍你的狗脑壳！”

他们继续挥舞长刀，乱砍一阵，扬长而去。邓维当晚在家召集

族人商议，他说：“看来我们今后过不了安静日子，大家都得小

心。我们不但不能惹事生非，而且要息事宁人，忍让为好，免

得惹祸。”

二、寻畔报复 欲天族门

匪徒们挥舞大刀，人头滚地；梭标杀来，直

贯胸背。刀矛拔不出来，匪徒们还用脚蹬。鲜红

的血染红了老人的白发；小孩被抛向空中，落下

来穿在箍筒刀上，手脚乱动乱弹；未出母体的胎

儿被戳死在孕妇肚子里。草地染成一片血红，凉

水井小河变成了红水，岸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东一

堆西一堆，小河都被尸体堵塞，不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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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个把月以后，一天，又来了十四五个匪徒，跳到邓二

箴匠的藕田里，乱扯乱抠，眼看一田藕糟踏完了。邓二箴匠是

个头脑简单的急性汉子，按捺不住火性，就指着这些抠藕的人

骂：“你们这些家伙没有良心，你们要遭天收！”这些匪徒，哪

肯理睬，反而故意抠得更起劲，把藕往外乱丢，把藕叶尽都打

断在田里。邓二箴匠气得肺都要炸了，“妈的 ，当真不听！”

边骂边往茅屋跑去，取了一枝鸟枪，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藕

其实邓二箴匠也没田就是一枪。 敢瞄着人放枪，只是出口闷气，

哪计后果。

这些匪徒回去向向仁轩禀报：“东流坝邓家的人短我们的

路，用枪打我们。幸亏我们跑得快，不然就被捣翻几个了。”向

三丈，暴跳如雷：“好哇！老子就叫他东仁轩听后火冒 流坝邓家

斩草绝根！”他一声令下，集合了手下喽啰数百人，刀矛火杆，

杀奔东流坝而来。匪部把邓家村子四面围困，大肆烧杀。向仁

轩命令：“鸡犬不留，务必斩尽杀绝！”匪徒们首先抓住了邓维，

说二话，一刀就杀了。他没 们挨户搜索，见人就砍，邓家的人

仓皇未备，被赶得鸡飞狗走，乱窜逃命。少数人钻进丛刺密林

之中，大部分人被赶进一个大洞。洞里别无出路，男女老幼

多人塞 守卫洞口，老弱妇满一洞，年轻力壮的拿着梭标、鸟枪

孺挤在洞内。

茅屋又被烧光，跑慢了的人被杀死，邓家村子一片火光和

血腥。匪徒开始搜山，发现了我们躲藏在洞里，立刻封锁了洞

口。躲了三天三夜，洞内没粮吃了，仅有的两三百斤粮食吃完

内更加慌乱。向仁了，洞 轩叫人在外面喊话：“洞内听着！向仁

轩大哥不杀你们，只有邓维是我们的对头主子，已被处决了。

你们各自出来放心大胆回家。”这话谁敢相信？大家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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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不出什么办法。跑不掉，拼不过，一位我喊公公的白胡子

老头站起来说：“不出去也是饿死，出去了，他们或者可能做点

好事，不杀我们。管他死活，我还是要出去。”说着他就往洞外

多人跟着老汉出洞了。青走。 年、老人、妇女、小孩，跌跌

撞撞，走出洞外。哪知 多人没一出去就走向了鬼门关！还有

有出洞，也是坐以待毙！

“不准乱动！”向仁轩大哥在旧司禹王宫等你们，已经给你

，就是不愿意和解，那们办好了饭，还有话讲。你们如果不去

就不好说了。”于是 多人被押到旧司禹王宫，吃了一顿稀饭。

一个匪徒出来喊话：“ 个人一吃饱了，现在送你们回老家！

队，规规矩矩地走。不听话的，要他吃‘板刀面’！”大家明白

了意思，这是走上杀场啊！不走也得走！人们 个人一队，像

一群柔弱的羔羊，被驱上屠场。 多人全被屠杀在凉水井河

边。前一批人被杀得如同砍瓜切菜，后一批人眼睁睁望着，愤

怒哭号，惨叫哀鸣，声震山谷。匪徒们挥舞大刀，人头滚地；

梭标杀来，直贯胸背。刀矛拔不出来，匪徒们还用脚蹬。鲜红

的血染红了老人的白发；小孩被抛向空中，落下来穿在箍筒刀

上，手脚乱动乱弹；未出母体的胎儿被戳死在孕妇肚子里。草

地染成一片血红，凉水井小河变成了红水，岸上横七竖八的尸

体东一堆西一堆，小河都被尸体堵塞，不流了。留下 多个大

姑娘，匪徒们你争我夺，拔刀相向，互不肯让；在把她们奸污

之后，又通通杀掉，尸首填满一个苕窖。当时，树丛里有外村

人偷看过。“天呀！绝灭人性！杀人像杀鸡！”东流司的卢绍南

谈起过他当时在现场目睹那种惨状的情况，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百多人没出洞，束手待毙。匪徒们砍倒洞顶上的大树，

锯成一截一截的，把洞口封闭了，还加了几尺厚的泥土。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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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死了，里面的人就等于被活埋了。一个叫贵老二的老汉，被

抓去强迫挖土封洞。老汉的女儿女婿就在洞里，老汉不肯去。

他说；“我病得几天连水都没喝一口，挖不动呀！”匪徒的刀尖

没喝水，我们请你子指着老汉的脸：“挖不动也要挖！ 到凉水井

去，同邓家的人喝‘透心凉’。”透心凉是江湖黑话，指一种双

刃尖刀。老汉一步三滚地爬到洞口，泪流满面地用撮箕端土：

“天呀！我在为女儿女婿垒坟啦！”

封洞不知几天了。我们在洞里不辨天日昼夜，有的奄奄一

息，有的已死去，尸体都僵硬了。我家八口人，身上还有点干

粮吊着命，只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在尸体上爬来爬去，忽然看

到有个亮孔，是没有堵死的地方。向孔外一看，没见人。把耳

听，好像外面还有人在朵贴在孔上 监守着。我告诉了父亲。于

是大伯、三叔、父亲和我爬到亮孔边，屏息着用手挖动泥土，

深怕弄出一丝声响。扒一会，歇一会，扒出一个能容一人伏着

通过的甬道。我们回来摸索每一具躺着的尸体，把耳朵贴在他

的胸口上听，只要心脏还未停止跳动，还有一丝微气的，我们

都要拖出去，让他死里逃生。可是只剩我们一家八口还是活人

哟！我们爬到亮口，等待黑夜来临。父亲先爬出去，伏在地上

，我们才跟着爬出去，听了半晌，不见什么动静 幸好匪徒以为

我们都已死光，夜里没人监守了。我们爬到硝洞坡上，天快黎

明了，就隐伏在乱石丛刺之中。谁知天亮后，匪徒又去查看洞

口，发现了我们爬出来的痕迹。他们又遍山搜寻。寻到了我们

隐伏的乱岩窝刺蓬蓬的地方。一个匪徒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

喊：“在这里，捉活的！”又向刺丛里放了两枪。母亲把双手使

劲地捂住弟弟的小口，怕他哭喊。等匪徒离开时，弟弟已被捂

来。天黑后，我们一家得晕死过去，嘴脸发紫，好久才苏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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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口分头逃难。大伯母和我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六个人逃

往湖南，三叔三婶逃往咸丰。

三叔逃到咸丰，人地生疏，哪里能找到口饭吃？三婶又身

怀有孕了。没法，他们只好偷偷回来。三婶藏在高洞河亲戚家

里，三叔自己往来凤土堡去卖零工，帮人家打谷子，得几个工

钱偷偷送回来，养活快要生孩子的老婆。谁知又被向仁轩和邓

宏发现了踪迹。邓宏告诉向仁轩说：“邓三的老婆，怀身大肚

的，还藏在亲戚家，可是没看到他男的。”向仁轩说：“干掉！”

接着又改口说：“慢点，别惊动，等男的回来，一网打尽。如果

她生了女孩，就不忙杀；生了男孩，就马上干掉。要断绝他邓

家后代根苗！”偏偏三婶生了个男孩。三婶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婴

儿，被押到徐家桥上，又被杀害。一个匪徒把婴儿掼到河里，

还补上一枪，结果了小小生命。三叔在土堡帮人打谷子，夜晚

睡在四斗种凉亭桥上，被向仁轩的匪徒探悉，砍掉双手双脚，

悠了两天才断气。城边人亲见其事，过路的人无不切齿愤恨。

东 房流坝邓家 多人只剩下我和伯伯两家六口，流浪

在外，不敢回乡。东流坝成了一片荒芜，凄凉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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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洋人”洗劫阜阳目睹记

霍 沛 林 梁 义 三

一、“老洋人”其人

“张 ’，老五，我们给你‘排”来两个‘花票

土匪们拉着两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进来。我一看，

是程四大人的两个姨太太。张老五跑了过去，当

众就对程家的姨太太动起手脚。

岁我 时（ 年）到阜阳，在大隅首北边汇昌和钱庄学

徒，东家是王普（倪嗣冲的女婿，当时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

成旅旅长），经理马俊峰。汇昌和与倪家的两个钱庄倪萃恒、倪

瑞恒在阜阳三足鼎立。我学徒 年），“老 洋 人”的第三年（

劫城。大街 房屋基本上烧完，商店被抢劫一空，数百人被上的

土匪杀死杀伤，更多的人则被掳走。“老洋人”劫掠而去后，倪

嗣冲的旧部安武军进城，复行搜劫，其危害更甚于土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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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城精华俱尽，损失惨重。

“老洋人”劫城的前几天，城内就流传着河南省大股土匪往

这里流窜的消息。“老洋人”是这帮土匪的首领，姓张名庆，河

南宝丰人。因长相似外国人，所以人称“老洋人”。其凶猛异

常，当过兵，后来聚集流氓地痞，四处掳掠，势力渐大。当时

阜阳是倪家的天下，倪嗣冲有一团兵力在阜阳驻防，另外还有

地方保卫团（团长是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煦） 多人。他们都

正忙着盖倪嗣冲的将军府，乘机搜刮民财，根本不把匪情当回

事。土匪乔装打扮成民工或小商小贩混入城内，刺探情报，作

为内应。城里居民对此毫无觉察，未做丝毫防范。

年旧我记得“老洋人”进城是民国 历九月十三日。这天

阜阳城内和往日一样。中午，地方保卫团团长倪道煦在马公祠

请“花会”，倪家亲友、三家钱庄经理、城内士绅都在那里吃酒

取乐。晚上，德胜楼唱的是《九江口》，赵月来主演；德月楼唱

的是《白马坡》，葛德华主演。马经理爱听赵月来的戏，我打着

灯笼把他送到德胜楼。他们坐在前排听戏，我站在后边看戏，

随时准备去伺候他们。戏刚开场，安武军的熊营长派人来送信，

说探子探到“老洋人”已经过了杨桥集，往阜阳来了。当时剧

院内就乱了，戏也停了，马经理叫我把钱庄的人赶紧找回去。

半夜，东家王普的客人程省三从剧场回来后，躺在南客屋

里过瘾（吸鸦片烟），经理叫我到那里伺候他。我把茶水、烟具

都弄好后，他在那里吞云吐雾，我却累得眼皮也睁不开了，往

烟榻上一靠，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突然一片嘈杂的吆喝声把我

惊醒了。睁眼一看，程老爷不知到何处去了，烟枪上的烟泡还

未吸完，烟灯上已结了一个大灯花 通往套。院子里很亮，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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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门已经上了栓。我隔着窗户往院内一看，只见十几个人打

着火把，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正在砸账房的门，

还有人从套房里抬出卧柜并打开，围着抢东西。我想：坏了！

土匪进来了！就悄悄地从后角门跑出来。刚跑到二门里边，就

听右边有人喊；“站住！”接着“哗啦”一声，我知道是拉枪栓。

本能地站住了。一个高个子土匪抓住我的衣领喊道：“逮住一个

人。”有人回道：“拉这里来！”我被揪送到饭厅里。这里有七八

人，其中一个腰里插着手枪的问我：“你是这里的什么人个 ？”

我说：“是学徒的。”他听我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你是哪

里人？”我说：“山西人。”“店里可有枪？”“不知道。”“钢洋

（银元）放在哪里？”“不知道。”旁边的一个人咋唬起来：“这小

子不老实，一问三不知，宰了他！”我说：“真的不知道。钢洋

有，多得很，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你干什么活？”“我

伺候他们，刚才还给程老爷烧烟哩。”“烧 的，好的，烟烟？好

土在什么地方？”“在客屋后面小套房里。”土匪叫我带着他们来

到小套房。打开房门，只见几个大柜里都放满烟土，货架上、

床底下放的也是大烟土，有盆装的，也有碗盛的，几个土匪高

兴得笑起来。腰里插手枪的那个土匪，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

“他们一年给你多少钱？”我说：“一年四串。”“别干了，咱们一

块‘趟’（土匪的黑话，意思是入伙）去。”我不知道什么是

“趟”，低下头没说话。他又拍着我的肩 “不要怕，帮我们膀说：

运这（烟土）。”土匪们把烟土往院子里搬，我也端起一盆烟土

送到院里。搬了几趟，趁他们都不注意，就瞅个空跑到后院，

翻墙到了周雁臣家的后院。裕隆公茶庄的管账先生余孟亭见我

跑过来，就问：“那边怎么样？”我说：“土匪进满了，正在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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